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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飛翔影視公司陷入了困境之中。



公司依託於某國際勢力集團的財力支持，因前一段運作失誤，至使公司損失嚴重，該國際集團又急於討還債務，如果不能及時償還，公司倒閉不說，公司最高層的核心成員還要遭到追殺。



當然，也有唯一的解決辦法，那就是國際勢力集團要求公司必須拍攝一部帶有活體剖腹的影片，而主角必須是中國漂亮的年輕女孩，以適合西方相關人群的欣賞口味。



這可難壞了以總裁ｆｌｙ為首的公司核心組。



經過多次秘密探訪，沒有一個漂亮女孩願意擔當這樣的角色。



就在ｆｌｙ準備解散公司，一人去集團頂罪的緊要關頭，他的秘書，青春靚麗的雪貝姑娘要求飾演影片的女主角。



為了保存公司、保存ｆｌｙ等人的性命，她心甘情願地奉獻出自己的肉體。



ｆｌｙ及核心組成員實在不願意讓雪貝冒這種危及生命的風險，但又毫無解決的辦法。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們被迫選擇了雪貝。



公司的寫作班子寫出了劇本《摩歇的祭壇》，故事情節很簡單：



在９００多年前中國西南的群山之間，生活著一個名叫摩歇的部落，每當遭受自然災害時，他們要把本族的一名漂亮的女孩送到祭壇上剖腹，把流出來的腸子敬獻給山神，祈求山神使他們來年風調雨順，獲得豐收。



隨後便開始了拍攝，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工作，影片需要的畫面幾乎都拍完了，就差影片中最需要也是最精采的看點「活祭」的場景了。



這種拍攝是非常保密的，拍攝地點選在雲南麗江西北５８公里處的一個山坳裡，這裡方圓２０公里杳無人煙，拍攝時間大約半個小時，現場拍攝只限定９人：



ｆｌｙ核心組５人，攝影助理１人，醫生２人，再有就是作為主角的雪貝。



執擔任，他也是核心組成員。



８月２日他們飛赴昆明，制定了詳細的拍攝與操作方案，並對一些細節展開了認真的討論與確定。



最後，ｆｌｙ做了總結性發言：刀口的長度，最初確定只剖開雪貝的小腹，這樣創口小，便於恢復，出血量也少。



但因切口小，腸子不能全部順利流出，必須用手去掏，這樣會造成腸膜的磨損及細菌感染，還增加了雪貝的痛苦，與劇情需要也有差距。所以要大切口，打開整個腹部，從胸骨中心的上腹一直剖到處，但不要傷及膀胱。



腸子要自然地墜出，雪貝也要配合，放鬆腰身，使剖開的肚皮張開，還可以扭動身體，使腸子在重力的作用下全部流出腹腔。



刀口的走向要在中心線上，這勢必傷及肚臍，可在傷好後，做美體修補。



ｆｒｅｅｇｏｔｔｅ要掌握好進刀量，進刀別太深，沒有切透的部分，可以再補刀，千萬別劃破她的腸子。



還有雪貝的進食問題，按說外科手術是不能進食的，否則增加縫合腹壁的難度。



為了增加視覺效果和保存體力，徵詢醫生後，雪貝還是要吃一些半流食，食物的顏色要多選幾種，腸胃內有東西，蠕動就好，而且透過腸壁，還可以看到腸內容物的移動，增加真實感。



當然拍攝前，要排便、排尿。



墜出的腸子，不能掉在地上，更不能粘上泥土，所以要把祭盤放在那兒，讓腸子堆積在祭盤裡。



拍攝完畢後，迅速解下雪貝，一定要托好她的腰，放進擔架，腸子不能放回腹腔，要用消毒紗布蓋住，連盤子一起放在雪貝的胸上，敞開的肚子也要蓋上。



快速送進車內麻醉、輸血，我已經聯繫好麗江的某醫院，再做處置。



拍攝定在８月６日，個順、發的吉利。



具體時間是上午１０點，此時的光線比較理想。



祭壇的搭建在５日，要簡單、古樸，有那個時代的特點。



祭架與祭案間的距離要適度，便於ｆｒｅｅｇｏｔｔｅ操作即可。



祭架的底部與祭案檯面等高，這樣可拍攝雪貝的全身，避免遮擋。



ｆｒｅｅｇｏｔｔｅ在剖腹完成後，要迅速離開，好讓武士把祭案並到祭架，使雪貝的腸子落在祭案上的銀盤內…………



第二天他們奔赴麗江，住進這座古城。



期待已久又令人不安的這天終於來臨了。



大家到達了拍攝現場，祭壇已按預想的方案搭建在那裡。



祭壇後面是連綿不斷淡青色的山脈，縷縷白雲像煙似的飄浮在山腰間，山坡上生長著茂盛的冷杉，樹下綠茵茵的草地上點綴著五顏六色的野花。真像一個浪漫、神秘的童話世界。



男人們都換上摩歇族的服裝，裝扮成摩歇的勇士，雪貝脫光衣服，披上寬大的白袍，頭上戴著用野花編成的花環，臉上還化了淡妝。



大家圍向雪貝，ｆｌｙ望著雪貝，輕聲地說：「我們不多說什麼了，要是太疼妳就喊出來，最多２０分鐘就能拍完，然後馬上送妳去醫院救治。」



雪貝沒有說話，只是輕咬了一下嘴唇，用力點了點頭。



「我們開始吧！」ｆｌｙ發出了指令。



分別拍攝中近景和遠景的攝影機已經架好，ｆｌｙ抱起高速手持式攝影機親自拍攝剖腹流腸的全程特寫，以便在正常速度放映時，展示剖腹過程的細節，提高視覺刺激度。



雪貝光著腳緩慢地走向祭壇、走向祭架，四名摩歇勇士尾隨其後。



祭架前，雪貝脫掉了白袍。



四個勇士抬起了雪貝。



雪貝赤裸的身體成「大」字形背靠祭架站立著，四勇士把雪貝的四肢捆綁在祭架的圓木上。



祭架上的雪貝展示著東方女性的嬌美，粉白的皮膚是那樣的滑潤，烏黑的長髮環披落在光潔的肩膀上，苗條的身材沒有一絲多餘的贅肉。



兩隻大小適度的乳房嬌挺在胸脯上，胭紅的乳頭發出誘人的光澤。



胸腹隨著呼吸有節奏的起伏著，深圓的肚臍，略微鼓起的小腹，黑叢林般的，叉開的雙腿間絳紅色的大陰唇也張開了口，嬌羞的紅暈掛在臉上，黑亮的雙眼看著遠方……



摩歇勇士吹響了號角……



ｆｒｅｅｇｏｔｔｅ走向祭壇，在祭案前停止了腳步。



他從祭案上的銀盤中拿起了短刀，舉過頭頂，單膝跪下，向群山致禮。



ｆｌｙ肩扛攝影機也來到祭架前。



ｆｒｅｅｇｏｔｔｅ面對著雪貝，雪貝肚子正處在操刀的最佳位置。



「我要動手了。」ｆｒｅｅｇｏｔｔｅ望著雪貝輕輕起伏的肚子，輕聲對她說：「妳屏住一口氣，我好掌握進刀的深淺，切割也比較順利。」



「好，來吧！」雪貝應答了一聲，深吸了一口，屏住了呼吸，還向前挺起了腰身。



鋒利的刀刃刺進了雪貝上腹的最高處，隨之向下慢慢地移動，鮮血從傷口流淌出來。



雪貝喉嚨裡「呃」了一聲，隨後頭向後仰，身體繃直。



雪貝繃緊的肚皮更便於ｆｒｅｅｇｏｔｔｅ的下刀，刀口緩慢地延伸，刀刃穿過雪貝的肚臍，繼而又切開了小腹，停在的上面。



ｆｒｅｅｇｏｔｔｅ拔出刀，看到雪貝的肚子完全被剖開了，肚皮向兩側綻開，外層是奶白色的脂肪，內層是暗紅色的肌肉，肉的質感非常地鮮嫩。



鮮紅的血珠從切口滲出，慢慢變大，彙集成血流，順著皮肉向下慢慢地流著。



ｆｒｅｅｇｏｔｔｅ感到這刀切割的相當漂亮。上腹確實剖透了，能看到肝臟和胃囊的邊緣，一段肥粗的腸管像軟體動物似的正慢慢向外擠出，ｆｒｅｅｇｏｔｔｅ知道，那是雪貝的一段大腸，學名叫橫結腸。



可小肚子裡面並沒有剖透，一層淡黃色的膜，上面佈滿了微細的血管。



「這就是大網膜吧。」ｆｒｅｅｇｏｔｔｅ想著。



透過這層大網膜可以模糊地看到裡面蠕動著的小腸。



由於沒有了腹壁的支撐，大網膜正慢慢向外鼓起。



ｆｒｅｅｇｏｔｔｅ又舉起刀，用鋒利的刀尖跳開了大網膜。



這時，雪貝突然「啊」地大叫了一聲。



大網膜迅速地向兩側彈開，噴濺出細小的淺黃色脂肪顆粒。



ｆｒｅｅｇｏｔｔｅ覺得有一股帶著臟腑氣味的熱氣從雪貝的腹腔內飄出。



「沒想到這麼漂亮的姑娘肚子裡也這麼難聞。」ｆｒｅｅｇｏｔｔｅ心裡想著。



同時看到一團滑膩蠕動著的小腸從雪貝小腹的切口中流了出來。



ｆｒｅｅｇｏｔｔｅ完成了剖腹工作，他迅速側身離開，兩個摩歇武士抬起祭案，與祭架的底部併攏，好讓雪貝流出的腸子墜落在祭案上面的銀盤內。



腹部被剖開這麼大的傷口，使雪貝劇痛難忍，大口大口喘著氣，額上滲出細密的汗珠，兩條豐腴的大腿也劇烈地顫抖著。



她的後背離開了祭架，身體彎成弓型，胸腹的拉伸使肚子上的切口變窄了，一段扭成「Ｕ」型的大腸、一團纏繞著的小腸沾著艷紅的血漿掛在雪貝潔白的肚皮上，輕微地顫抖著。



「太難得了！」拍攝特寫的ｆｌｙ從視鏡中看到這一幕，不禁格外欣喜。



ｆｌｙ調整著拍攝角度和距離，以便把小腸上的微細血管也拍攝進去。同時ｆｌｙ還聽到了，從雪貝腸子中傳來的陣陣腸鳴聲。



不知過了多久，劇烈的疼痛似乎消退了，雪貝感到腹部有些麻木，只是隱隱地跳痛。她收直了身體，還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肚子：



哦，腸子還沒有全流出來，掛在那裡了。她想起ｆｌｙ開會時說過的話，頓了一下腰，並左右擺動了兩下。



雪貝的肚皮猛地又張開了，一大團柔嫩、粘滑的腸子翻滾出來，墜落在雪貝小腹下的大腿之間。



一部分大網膜也被帶了出來，內層佈滿了淺黃色的油脂，垂吊在雪貝小腹的切口兩側，微微飄動著。



纏繞在一起的腸子在重力的作用下開始分離，撕開了腸間膜，緩緩地向下垂落，彷彿是懸掛著長短不等的條條絲帶。



在陽光的照射下，可以看到腸管內包裹有深、有淺，有長、有短的內容物，那是雪貝體內正被消化著的食物。



墜落的腸子漸漸接近銀盤，終於落到盤上。



雪貝腹腔內的腸子仍在緩慢的流出，只是沾著黃色油脂的腸管多了起來。



ｆｌｙ知道那是位於盆腔內的腸子，盆腔內是人體脂肪堆積較多的地方，看來雪貝的腸子差不多全出來了。



ｆｌｙ正想著，一段彎曲的小腸帶著一大片油脂翻出體腔，快速掉在盤上。



高速攝影機定格在雪貝落在銀盤的腸子上，ｆｌｙ的特寫拍完了。



隨著最後一段腸子翻出腹腔，雪貝感到陣陣冰冷的涼氣沖刷著自己的腹腔，並開始向全身蔓延過來。



她不禁向腳下望去，看到自己的腸子堆積在銀盤中，像一團肥碩的蟲子般纏繞在一起緩慢地蠕動。



肚子巨大的切口下面，被帶出的大網膜沾著黃色的油脂和紅色的鮮血，在微微飄動。



雪貝感到一陣噁心，隨後便是一陣暈旋，而且還感到非常的乾渴。



中近景和遠景攝影機在拍攝最後的畫面。



祭壇上只剩下雪貝一人，那是一幅淒美的畫面。



雪貝面色灰白，半張著失去血色的嘴唇，雙眼迷離地望著遠方。



光潔的肚子綻開著，能看到暗紅色的腔膛，上腹比拳頭略大的胃囊被下面的小腸拽了出來，在空中輕輕地晃蕩，繃緊的小腸通向身下的銀盤。



同樣，下腹的底部是另一條繃緊的肉乎乎的大腸，一端也通向身下的銀盤，另一端深入到雪貝盆腔內。



銀盤內滿滿盛著雪貝的腸子，柔嫩的小腸、肥厚的大腸，凌亂堆積在一起，夾雜著黃色的油脂和艷紅的血漿，腸間膜反射著白亮的光澤。這多像一盤色彩斑斕的大菜啊！



是啊！那是摩歇女兒敬獻給山神的聖餐；也是雪貝姑娘用自己青春鮮活的肉體奉獻給世界上游離在現實與夢幻中特定人群的佳餚。






第一種結局：









攝制完成後，按照ｆｌｙ等人的周密安排，雪貝得到了及時的救治，並按期轉道香港，繼而飛赴澳大利亞。



在國外醫生精心的治療下，雪貝憑借旺盛的青春活力度過了腹腔感染和腸粘連的危險期，正逐步走向康復。



ｆｌｙ等人對拍攝的影片精心地進行了後期製作與處理。



兩個月後，這部採用活體剖腹攝制、反映神秘古國的影片在國際上引起了反響，東南亞及歐美國家的片商紛紛購買放映版權和發行權。



飛翔影視公司獲得了巨大的收益，不光還清了債務，還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和國際知名度。



雖然也遭到一些人權組織的反對，但很快就平息了。



國外一些片商為雪貝獻身藝術所感動，為雪貝捐款，用於身體的康復和消除疤痕的美體治療，並邀請她康復後去歐美的影業公司飾演東方女性。






第二種結局









攝制完成後，按照ｆｌｙ等人的周密安排，雪貝得到了及時的救治，並按期轉道香港，繼而飛赴澳大利亞。



然而雪貝卻一直發著高燒，大劑量的抗菌素均不起作用，只好剖腹探查。



雪貝在手術台上又被打開了腹腔，由於部分腸外壁粘膜破壞和細菌感染，使部分腸段出現粘連，繼而梗阻、壞死。



雪貝的腸子又被掏了出來，醫生對腹腔和腸管進行了滅菌沖洗，並割掉了壞死的腸段。



但是技術精湛的外國專家也沒能控制住雪貝的病情。



雪貝的病情仍在惡化，她再一次被打開腹腔，對腸道和內腔進行必要處置手術後，又發現她腹壁的傷口出現了潰瘍，腹壁無法縫合。



雪貝綻開肚皮，坦露著內臟，躺在無菌手術室的玻璃罩內，靠輸液、輸血維持著生命。



她變得越來越虛弱，天天在痛苦中煎熬著，時而清醒，時而昏迷。



昔日那個靚麗的姑娘變得日漸枯萎。



在拍攝「活祭」１１天後的８月１７日，雪貝腸道大範圍粘連、梗阻和壞死，腹腔內出現了膿液，腹腔嚴重感染已擴散到胸腔和血液，並發了濃毒敗血症。



雖經專家醫生的全力搶救，仍然無法挽回她年輕的生命。那天飽受傷痛折磨的雪貝死在了手術台上。



ｆｌｙ等人對拍攝的影片精心地進行了後期製作與處理。



兩個月後，這部採用活體剖腹攝制、反映神秘古國的影片在國際上引起了反響，東南亞及歐美國家的片商紛紛購買放映版權和發行權。



飛翔影視公司獲得了巨大的收益，不光還清了債務，還獲得了豐厚的利潤。



但是，影片也遭到一些人權組織的反對，並派員追查女主角的下落，最後在一無所獲的情況下，不了了之。



雪貝死後被安葬在澳大利亞的華人公墓，她永遠長眠在風景秀麗的異國它鄉。



ｆｌｙ及他的核心組註銷了飛翔影視公司，他們移居澳大利亞，成立了中國文化傳播公司。



他們要一生陪伴著雪貝，陪伴著這個令他們敬佩與愛憐的小妹妹。






第三種結局









無法預料的意外發生了。



拍攝現場和瀰漫在空氣中的血腥氣味，引來了視覺和嗅覺非常靈敏的高山兀鷲，這是生活在中國西部高海拔地區的一種異常兇猛的高原猛禽。



它們飛到拍攝現場，蟄伏在茂密的冷杉樹上，等待著撲向獵物的最佳時機。



專心拍攝的ｆｌｙ等人根本沒有發現周圍發生的一切。



當祭壇上僅剩下雪貝一人，當攝影機即將拍完最後畫面的時刻，數十隻兀鷲衝向了祭壇。



ｆｌｙ等人3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隨即他們明白了，他們無法阻止這場慘劇，唯一能做到的是用攝影機記錄下雪貝最後的生命歷程。



凶殘的兀鷲撲向祭案上的銀盤、撲向祭架上的雪貝。



慘烈的一幕開始了：



一些兀鷲爭奪、吞噬著銀盤內那鮮活的腸子；



另一些兀鷲把利爪伸進雪貝敞開的腹腔，把肝膽脾胃等其它內臟撕扯出來；



還有一些兀鷲飛到雪貝的身上，啄食著她的臉和光潔的身體。



雪貝發出淒厲的慘叫和痛苦的哀號，幾股鮮紅的血柱從她的肚子裡噴射出來，祭壇上出現了艷紅的血霧…………



當最後一隻兀鷲飛離了祭壇，ｆｌｙ、ｆｒｅｅｇｏｔｔｅ等人再次走到雪貝身前時，雪貝已經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他們望著她血肉模糊、慘不忍睹的身體，這幾個堅強的男人也不禁流下了熱淚。



他們把雪貝埋葬在這個童話般山坳裡，迅速拆毀了祭壇，離開了麗江，離開了雲南。



ｆｌｙ等人對拍攝的影片精心地進行了後期製作與處理，並分成兩個不同的版本，通過國際上的秘密渠道，向海外發行。



兩個月後，這部採用活體剖腹攝制、反映神秘中國古老民俗的影片在國際上引起了反響，東南亞及歐美國家的片商紛紛購買放映版權和發行權。



飛翔影視公司獲得了巨大的收益，不光還清了債務，還獲得了豐厚的利潤。



但是，影片中女主角慘死的場景引起了正義的譴責，紛紛呼籲緝拿真兇。



國際刑警中心局會同國際人權組織開始立案調查，好在ｆｌｙ在立案前早已註銷了飛翔影視公司，遣散了公司員工。



ｆｌｙ和他的核心組成員從此杳無音訊，無影無蹤。



據說，有人在北歐的某中立國看到過他們的身影。



還據說，他們曾秘密地回到那個山坳，起出了雪貝的屍骨，在國際朋友的幫助下，秘密運出了國境。



他們都是很講情義的男人，他們不會讓雪貝孤寂地睡在大山裡，他們要終生陪伴著她，他們要終生帶著這個為了他們而獻身的小妹妹浪跡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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